
■警官视界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乔红2019年3月24日 星期日 08新闻热线 2151186

大警营·副刊

春雨如酥三月天
� � � �相比冬日的寒冷， 春天可真算是个温
柔的季节。然而一场雨竟来得如此突然，顷
刻间黑云压城，还来不及反应，便已是远山
云雾缭，近水春雨流。

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城市在此刻轰然被
惊醒。 春雨纷飞，飞下千万条银丝，荡漾在
空中；叮叮咚咚，滴答滴答，横扫了街面的
喧嚣，洗涤了心灵的污垢。春雨淡，暗香轻，
绵绵春雨把大地染绿了， 软软春风把江水
熨暖了……

春雨如诗，文人大多爱春雨，更爱这春
雨中的江南美景。 自古便道“杏花春雨江
南”，如同侠士一直在江湖中行走却无法言
明江湖是什么，虽无法准确地定义江南，可
在每个文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割舍不了的烟
雨江南梦。 长夜冷，玉窗寒，梦回江南烟雨
中。水如空，桥如虹，一叶扁舟入烟雨。江南
烟雨江南瘦，多少往事埋其中。在那如丝细
雨的拥抱中，整个江南都在吟唱，若你立于
天地苍穹间细细聆听， 便可听见杨柳随风
乱摆， 桃花在雨中纷落， 黄莺轻轻浅浅低
唱，梁燕迟迟不肯归去。

远方有琴，愀然空灵，声声催天雨。 在
我的想象中，那烟雨江南，该是发生在一个
远离城市繁华的偏远小镇里， 那里青山绿
水环绕其中，抬头便可看见湛蓝的天空。镇
上有白墙黑瓦木雕的古老建筑， 有深深庭
院，有一道一道的木门槛，还有那些黑瓦密
密叠叠地覆在屋顶上， 像皖南宏村一样古
朴，似江南周庄那般婉约。 下雨了，雨水顺
着瓦片一滴滴滚落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
像望不断的天涯， 像那让人百感柔肠的相
思煎熬之苦。雨顺着青石板调皮地滚落，路

面却并不见平，有坑坑洼洼，有倾斜陡缓。
也许，这就是江南的春雨吧，一场淋漓，一

次迷醉，总能引起人们无端的遐想。 幼时的我
极爱杜甫的那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却不知道现在的自己还能不能心存“小楼一夜
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的念想。

雨是期盼，雨是等待，雨是悲欢离合，雨
是一生过错，道不尽，诉不清，惟那亘古的寂
寞，未曾有过改变。 氤氲的水汽迷糊了所有
的视线，也蒙了心智，正是“晓来雨过，遗踪
何在？ 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
流水。 细看来，不是扬花，点点是离人泪”。

却是这场春雨，浇灌了多少植物，唤醒
了多少生命。 在一场春雨的洗涤后，花儿开
了，草儿绿了，江水也清了……春雨过后，农
民们可开心了， 春节过后便是播种的季节，
庄稼小小的嫩芽在土壤中孕育生命， 这场
雨，滋润了地底下每一个怒放的生命，将生
命之水送入微仰的唇中， 它们狠狠咬紧牙
关，舞动着手臂奋力冲破那铜墙铁壁般的土
壤，最终获得阳光，直至成熟圆满。 此时，春
雨再不是那无根之水，而是上天赐予众生的
力量，不是文人的浅吟低唱，而是生命发自
肺腑的呐喊，那是万物最初的动力和源泉。

春雨，美在杏花雨、杨柳风，等一场杏花
烟雨，春雨沾衣，浅醉流年；许一场杨柳风
吹，春风拂面。 最终，这场雨还是停了。 万物
在沉默中变化，小草悄悄地冒出了芽，天色
微微地亮起了早。

人们总爱说“春眠不觉晓”，不觉晓，不
觉晓，如酥春雨后的三月天，在所有人还未
察觉之前， 春天的脚步已经悄无声息地到
来。 莲都 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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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尽净菜花开
� � � �雨水节后， 田野上沉寂一冬的油菜
花被唤醒，枝桠上鼓胀的花蕾，绽放出金
黄的色彩。 被旧年寒冬腊月之霜雪侵袭
后一度耷拉的叶子，像是换了一副筋骨，
开始在春风里摇曳生姿， 与三月的明媚
春光絮语。

在浙南菇乡，油菜从种到收，几乎经
历冬春夏三个季节。 如此长久眷恋土地
的庄稼，只有油菜。 也只有油菜，有能力
彻底改变土地的颜色———油菜的嫩绿、
翠绿、墨绿、黄绿与金黄。它可以从脚下，
一直铺展到山川之尽头。 如此大美，纵使
美术界名师高手，也难以描摹。

开春，油菜起身，投入一场声势浩大
的舞蹈。 田野里，高矮、胖瘦不一的油菜
花，在风儿的蛊惑下，浑身解数地激荡出
汹涌的花浪。 站在田埂上，耳闻油菜拔节
的声音。 这轻微的劈啪声，是油菜拔节迸
发出来的声音， 是数以万计的油菜用生
命进行的古筝与胡琴的合奏。

油菜拔节后，逐渐分蘖开花。 油菜的
花朵，是我见过的最朴素的花朵，它们甚
至不愿让人们为其倾注目光。 半悬半挂
地飘摇于枝头上的金黄花蕊， 让我忍不
住为其担忧，生怕一阵风过，就能把它们
吹落。

盛放期间的油菜花， 是昼夜翘首期
盼风儿的到来。 它们要借助风儿，赶赴一
场天地间盛大的爱情， 并走入彼此间短
促的洞房花烛季。 在经历自己或它花授
粉后， 便昂首走向三月的金黄五月的身
怀六甲。

这时的田野周遭， 空气中氤氲着油
菜花的清香，这气味，既令驻足田垄的人
们呼吸变得平缓舒畅， 也让在田野劳作
的农人脚步变得踏实，更使一个村庄，一

群游人，一座山坡，抑或一条溪流，变得从
容。

花谢后， 油菜开始灌浆。 阳光寸寸抚
摸，雨水滴滴滋润，暖风阵阵吹拂。 油菜，由
翠绿转为淡绿和枯黄； 枝头角果包裹着的
小小菜籽，也逐渐鼓胀起来。 我曾经尝过菜
籽的味道。 上初中时，从家到学校的小路，
要穿过一片田野。 每年三月穿过那片田野
时，油菜花的芬芳，就像春风一样，不停地
撩起我的衣角。 我摘折一枝，拔掉泛黄的叶
子，放到掌心里揉搓，一颗颗嫩菜籽渐渐脱
去外壳。 深吸一口气，“噗” 的一声吹向掌
心，轻飘的菜籽壳飞走。 余下的，是珍珠般
圆润的菜籽。

记忆中，童年的主食是米饭、面团、番
薯，这些形状不同、口感迥异的食物，全都
离不开菜籽油。 油菜扎根大地，吸收养分，
通过光合作用使其成为食用油， 并在我的
胃里散发热量，温暖滋养我的生命。

进城讨生活后，栖居城池一隅的我，如
同一粒菜籽，扎根、分蘖、拔节、开花和结籽
……在季节的更迭里， 既享受着成长的快
乐，也承受着成家、立业、生活和工作中遭
遇的阵痛、困惑，甚至是心酸忧伤。

惊蛰节后，回故园，我遇见金灿灿的油
菜花时，思绪瞬间生出翅膀，飞回童年的春
天，同油菜花、打碗花、鸢尾花们握手言欢。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日
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 ”诗句里
的画面连同曾经熟悉的故园春景， 映入眼
帘，热泪盈眶。

油菜花， 既是金色年华和明媚惊艳的
象征，更是吾等游子与自然、乡村和亲戚建
立关系的载体，是我眼里的春天，更是我心
中的故乡。

庆元 吴永飞

守得一份老手艺
� � � �今年的春天，最能勾起人
们的回忆。 细雨如织，无止无
休，缠缠绵绵，偶尔间断更缠
绵， 把时间拉得很长很长，给
了我足够的时间，去回味过去
的时光。

松阳县城南边有一条松
阴溪， 南岸有个江南派出所，
我在这里呆了 25 年， 演绎着
一集连着一集的“熊出没”。

绝美江南， 警民和谐，老
百姓亲切地叫我竹竹。人在画
卷里，我心满意足，心无旁骛，
工作起来不知苦， 不叫累，总
能做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天
天与老百姓在一起，我做不了
精英， 担当工匠还是信心满
满。 我还梦想在新时代里，为
古典而乡土的群众工作艺术
做一些传承。 守得一份老手
艺，过着平淡好生活。

然而， 命运也会开玩笑，
就在去年三伏天，一个电话把
我调到了交警大队，第二天就
报到。

那天下午，我耍起小孩子
脾气，工作也没那么积极。 到
了晚饭时间，派出所工作群的
一条微信， 撩得我心骚动，说
同事小陈在乡政府处警，被一
对信访夫妇“黏”了两三个小
时，总是劝不开。

我把头一梗，饭碗一推，筷
子一放，前往增援，无问西东。

到乡政府时， 天下着雨，
看到露天过道上，三轮电动车
旁，民警正在努力。 信访人周
大伯嚷着要在三轮车上过夜。

法制教育、口头劝导、用手去拉，
周大伯、周大娘也不是吃素的，谁
劝就跟谁急。 这下轮到用土办法
了，我说：“大伯大妈，再闹下去可
能会上纲上线，真的不合算；天下
着雨，在三轮车上过夜挺吓人的，
叫我怎么放心! 要么这样，今晚我
到你家做客， 有话慢慢聊， 好不
好？ ”大伯大娘很快答应了，处警
就这样完毕。

第二天， 我悄然退出江南派
出所的工作群， 来到了江北的交
警大队。

转眼间，又是燕子归来时，繁
华的城镇中，我们路面执法。巧遇
那“黏”人的周大伯，他见面就说：

“竹竹啊，上个月你们到我村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农民教育、安全意
识普遍提高， 骑电动车绝大多数
人都能自觉戴上头盔了。 ” 我欣
慰，进农村宣教出效果了。

随着周大伯而来的是曾经的
记忆，似乎带着潮湿的味道，我低
着头寻思曾经的影子。 他猜出我
的心思，说：“竹竹，去年乡政府的
那事，已经得到妥善解决，谢谢你
们。为了争取合法利益，我多次到
乡里、 县里反映都没得到满意答
复，我那时真想大闹一场的，被拉
去坐牢更好！ 幸亏你们的耐心开
导，否则真的不好收场。 ”

寒暄过后， 周大伯去忙他的
事了。工作在继续，在车水马龙的
穿梭中， 我又看到了骑电动车不
戴头盔“小燕子”，还忙着与我捉
迷藏呢。看来，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还需努力。

松阳 叶亦竹

日日出出

晚晚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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